
1970年， 本文作者 （前排左二） 与小芳 （前排左一）
等人的合影。

■青春岁月

■午报情缘

□高延萍 文/图

□武卫华

■征稿启事

本版热线电话：63523314
本版邮箱： 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投稿要求如下：
图片故事———以有趣的照片

为由头，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
事。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 也可以
是昨天的故事 （每篇1至4张照片
均可， 800字左右。 请注明您的
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—以真实的工友
间发生的事情， 表达工人阶级的
互助情感 （每篇800字左右， 要
照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—讲出您青年时
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 每篇500
字左右，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工会岁月———以照片为由
头 ，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
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 800字左右，
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家庭相册———以家庭照片的
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（每
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■图片故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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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傅成祥 文/图难难忘忘我我为为乡乡亲亲放放电电影影的的岁岁月月

我叫傅成祥， 今年77岁了 ，
退休前是丰台区花乡文化馆的电
影放映员。 几十年来， 我搬过5
次家， 好多年轻时的东西都遗失
了 ， 唯有这两张老照片和一张
“北京市教育和文化、 卫生体育
等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
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 ” 的出席
证， 我还一直精心地保存着， 因
为那里面有我难忘的记忆。

1958年8月23日 ， 我的家乡
黄 土 岗 成 立 了 上 游 人 民 公 社
（1959年改为黄土岗人民公社）。
从这一年起， 作为北京市文化局
培养出来的全市第一批电影放映
员， 我更是带着学成的喜悦， 通
过放电影为乡亲们送去欢乐。

当时， 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
时期， 公社所属的各个大队的队
部基本上都还没有条件安装电
话 ， 在每天晚 上 电 影 开 始 前 ，
我 都 是 下 午 提 前 两 三 个 小 时
赶到村中的电影放映场做准备工
作 ： 先 是 和 同 事 在 村 里 的 开
阔地上拴好电影银幕、 固定好放
映机机位， 然后， 就跑到学校 、
商店门口等各处， 张贴当晚放映
电影的通知 。 傍晚 ， 天刚一擦

黑， 电影银幕的正面和背面的地
上， 早已坐满了等候看电影的村
民。

每当看到村民们对电影这样
的着迷， 忙碌了多半天的我似乎
也忘记了疲劳， 喝着村干部送来
的大碗热开水， 我的心里暖融融
的。 电影放完后， 就晚上9点多
了， 收拾停当， 我先把机器设备
寄存在这里的村民家， 第二天再
骑着三轮车接走这套400多斤重
的 “大家伙”， 经过乡间凹凸不
平的黄土路把它运到下一个放映
点……

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，
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， 老百姓家
里也逐渐有了电视机， 足不出户
就能在家里看各种喜爱的节目
啦。

如今， 当年看过我放映电影
的少年都已进入了中老年， 在街
上遇见时还热情地向我问好。 今
年， 花乡工会又给我赠订了 《劳
动午报》， 我的晚年生活幸福而
充实。

回顾自己为乡亲们放映电影
的那些难忘年月， 我仍然要说：
我忙碌、 我快乐！

与午报相识， 是三年前我刚
到工会工作的时候。 初来乍到，
发现工会工作那么繁重， 组织建
会、 工资协商、 劳动争议调解、
会员服务， 工会工作的难度和强
度远远超过之前的想象。 一时间
竟难以理出头绪， 无法理解工会
组织为什么 “管” 的这么多。 正
当我迷茫彷徨之际 ， 我结识了
《劳动午报》 这个工作中的良师、
生活中的益友， 它拨开了我内心
沉寂已久的阴云。

的确， 读一份好报， 如同和
一个高尚的人对话， 这一点我深
有感触， 特别是对我这样初来乍
到的工会人而言 。 “首都工会
人” 让我认识了同行服务职工的
好典型、 学到了他们服务职工的
好方法。 “奖章背后的故事” 中
一个个平凡和伟岸的形象让我肃
然起敬， “关注”、 “职工热线
问答” 让我读懂了职工的需求和
对工会组织寄予的厚望， “新闻
特写” 让我知道了很多重大事件
台前幕后的故事。

《劳动午报 》 像一盏明灯 ，
指引了方向， 照亮了前路， 让我
明白了工会工作的价值所在， 同
时也明确了努力的方向， 掌握了
努力的方法， 夯实了实打实为职
工服务的强烈愿望。 许多时候，
我们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时，
会徘徊， 会动摇， 但请记得， 对
自己梦想与心灵的坚守比任何东
西都来得弥足珍贵。 既然我们已
经选择了， 那就勇敢地走下去，
因为我们都明白， 人生只有走出
来的美丽， 没有等出来的辉煌。
今天的 《劳动午报》 经过多次改
版， 资讯愈加丰富、 意识愈加超
前、 设计愈加时尚， 越来越贴近
职工群众的生活， 走进了更多工
会会员的心灵深处。

冬意渐浓 ， 愿 《劳动午报 》
传递更多温暖正能量……

“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……”
每当听到这首歌 ， 我就泪眼迷
离。 虽然我认识的小芳并非歌中
的小芳， 但只要提起小芳这个名
字 ， 我的内心就会有一种隐痛
感， 因为她的香消花谢或许与我
有关……

1968年， 我作为知青插队下
放到一个偏远山村。 我们从城市
乘了两天两夜的船和一天的汽车
到了县城， 从县城乘了大半天
的 汽 车 到 达 了 一 个 小 镇 ， 又
从小镇翻山越岭步行了二十来
里才到达了那个叫 “牛角寨” 的
小山村。 到达小山村的那晚， 队
里因为还没为我们准备好住的房
屋， 就把我们几个知青分散到社
员家里去住 。 我被分到了小芳
家。 小芳家也没有多的床铺， 就
叫我和这家的长女小芳挤在一个
床上。

小芳是个和我同龄的姑娘 ，
都是十八岁， 也都是叫喳喳的年
龄。 那晚， 尽管我困得不行， 但

小芳还是缠着我问七问八， 好像
我说的什么她都觉得新鲜， 她都
听不够……

很快， 我和小芳就成了无话
不说的好姐妹 。 每天晚上睡觉
前， 都要缠着我讲讲城里的事，
我所讲的每件事对于她来说都是
新鲜的 ， 比如电灯 、 电话 、 商
店、 公园等等一切， 她不仅听得
津津有味， 而且常常提一些古怪
的问题， 让我要解释半天。 每次
她听了都会说： “你们城市太好
了！ 太稀奇了！”

为了安慰小芳， 也为了报答
她对我的好 ， 我答应春节回家
时， 把她带去玩几天， 让她开开
眼界。

对于我的承诺， 小芳兴奋不
已， 她每天都屈指数着离春节还
有多少天。

在我 和 小 芳 的 共 同 期 盼
中 ， 春 节 终 于 临 近 了 ， 我 带
着 小 芳 一 起 踏 上 了 回 城 的 路
程 。 一 路 上 ， 小 芳 兴 奋 得 很
少 合 眼 ， 在 她 眼 里 ， 一 切 一
切 都 是 新 鲜 刺 激 的 。 特 别 是
一踏上我们市的大街上， 她就几
乎目瞪口呆了。 从她那惊奇的眼
神里， 我可以看得出： 我们大城
市的一切在她眼里就像天堂般美
好神奇。

在城市的十来天里， 我尽量
让她了解大城市的一切， 到最繁
华的大街逛商场， 到公园里玩翘

翘板， 坐旋转木马， 到动物园里
看大象。 小芳总是兴奋得像一只
喜鹊般不停地叫着： “这么高的
楼是怎么修的呀！ 这电梯得用多
大的力气， 多粗的绳子才拉上去
呀 ！ 这大桥 ， 啧啧 ！ 是人修的
吗？ 没有叫神仙帮忙吗？” 在小
芳的兴奋中， 我也为我生活的家
乡而自豪。

一晃 ， 十来天很快就过去
了， 我和小芳都依依不舍地离开
了大城市。

从回到山寨后的第二天， 小
芳就似乎变了一个人， 她变得不
爱说话了， 往往托着腮在那里怔
怔地望着那连绵起伏的大山， 有
时会蓦地冒出一句话来： “要是
能天天生活在大城市那该多好
啊！”

看到小芳的那个样子， 听到
她自言自语， 我试图说服她。 可
我的安慰起不到一点效果， 小芳
依旧总沉浸在长吁短叹之中。

我的担心终于来临了， 一天
早上， 我一觉醒来， 蓦地发现小
芳不在床上 ， 我爬起来问她父
母， 他们也不知小芳去了哪里。
自此， 小芳就从我们眼前失踪了
……

如今我都已经年过花甲了 ，
但我还是经常想起她来， 一想起
她 ， 我就在心里叹口气道 ： 小
芳， 你现在在何方， 你生活的好
吗？ 你的家乡已经通了高铁， 你
们那里不再偏僻落后了！

村里有个
姑娘叫小芳

午报是
我的良师益友


